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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也”。但“農”在这一古训中的日语音读为

“なりはひ”，“なり”是作物生长的意思，“はひ”

作 为 助 词 表 现 正 在 进 行 的 状 态 。 也 就 是 说 ，

“農”在日语中的本意，是强调农作物本体的物

性，体现了日本人的即物思维。因此，《日本书

记》中崇德天皇所说的“農天下之大本也”，虽然

是参考唐太宗写给太子的《帝范》（648 年），但与

其“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的指意有本质上的区

别。后来“農”（なりはひ）在日语中的表意又转

向了职业，相当于汉语的生业。农业被视为日

本民族得以生存延续的最为重要的天职和使

命［24］。

从文字上看，所谓“农本主义”就是以“农”

为“ 本 ”的 思 想 ，即 以 农 业 — 农 村 为 重 心 的 思

想。而狭义的“农本主义”其实是在“农业社会

向产业社会的变革期”所形成的“与近代化—产

业化—都市化相对抗性意识形态”［30］1159。换言

之，农本主义其实是在现代社会工业化（产业化）

和都市化不可逆的阴影下产生的守护农业—农

村价值的思想。因此，也可将农本主义视为近

代日本“都市与农村”“都会与田园”的对立轴的

思想反映。或许这样的研究视野，才能称为把

握近代日本特质的有效手段［31］。日本农本主义

中的“本”是指农业从事者（寄生地主除外）和生

产生活必需品的最低限度的手工业。

日本的学术界对农本主义的见仁见智。比

如橘孝三郎曾经提出“农本主义”，主旨是说农

为社会的基础，农乃天地自然的恩惠，以农为

本，以农为基础，给社会带来了与经济价值不同

的价值，也守护着人类感情之源。而宇根丰在

原来的“农本主义”基础上提出“新农本主义”，

基本意思在于：第一，现代化并非普遍价值；然

而，现代化的潮流制造了一种假象，似乎不能近

代化的东西也会灭亡。而人的生命本质上不能

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第二，只有故乡和所在

（还有“天地有情的共同体”），国民国家才能成

立。第三，忘记时间，忘记自我，忘记社会，埋头

于工作才是最像人的快乐，这是农本主义的第

三原理［32］。而“农本主义”符合这些特征。

日本农本主义的本质是，在农村社会中耕

作农家生产生活历史中共同产生的、耕作农民

的“心性”。农本主义思想分为三种类别：1.自

然优位主义（权藤成卿、橘孝三郎、山崎延吉、石

原莞尔派、冈田温）；2.共存主义（加藤完治、菅

原兵治）；3.人类优位主义（二宫尊德、中村直

三、石川理纪之助）［33］。具体而言，将日本农本

主义分为基础构造和应用构造两个层次。基础

构造是从耕作农民的心性（自然观、自我规制）

出发，在思想体系上表现为农业主义、小农主

义、家族主义、勤劳主义和共同体主义；个人与

社会伦理性格上表现为勤劳节约、农民道德、社

会秩序维持、国家奉养和自治主义。而应用构

造则体现为农本主义的“自卫”“自立”等。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中的价值有着自己的

特色，除了上述的诸多特点外，特别讲究乡土社

会中的“人—土—居—业”机制。而在这一关联

体系中，“人”至为重要；不过，中国的“人”一如

其形，虽为贵者，却需支撑。《说文解字》：“人，天

地之性最贵者也。”无论是天地贵者，抑或相互支

撑，“宗”皆为要者。宗族与传统村落建立起了最

为基本的关系纽带。一般汉人宗族的建立，是以

所到地方的土地为基础。没有土地，农业无以

成立，乡土无以成就。宗族的基本要素包括父系

血缘关系线索，以家庭为单位，村落是一个“自

治”的人群共同体，有组织地进行管理［34］14-17。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我国传统的“人—土—

居—业”机制显示，与土地的“捆绑”所产生村落

的形制，即栖居与生业相结合的形貌，表现为人

居与土地保持着自然的空间格局；美国人类学

家 施 坚 雅（William G. Skinner）曾 提 出“ 地 理 巨

区 ”（physiographic macroregion）的 体 系 和 模 型 。

所谓“地理巨区”首先指群落之间的空间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对农民自身以及农民与其

他群体间关系所产生的社会意义”［35］。尽管这

一模式是以平原的村落结构为模范，尽管这一

模式主要是针对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而提

出，尽管有不少学者对模式提出了质疑，但都承

认这一理论模式的创建与创意。施坚雅通过对

中国乡村市场结构的分析，表明中国不是毫无

差别、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

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36］85-86。具体

而言，村与村的群落关系形成了六边形（即“蜂

房”型）市场区域理论。关于施氏理论，学界讨

论已然充分，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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